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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风的诗集《从 0 到 5000 米——一位援藏

人的雪域诗路》，新近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和西藏

人民出版社联袂出版，拿到这本书，我就被书名

所打动，还没有翻开看，就已经想象出一位援藏

干部从沿海的浙江赴 5000 米海拔的雪域高原，

所经历的不凡和艰辛。

我曾在青海省工作多年，读过也写过许多

关于青藏高原的诗歌，当我读到余风这部关于

西藏的诗集时，却宛若再次身临其境，沉浸在浓

郁的雪域高原风情和氛围里。

我与余风认识时间不长，但与他的数度交

谈中，他总是会自然而然谈及援藏给他的人生

感悟和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3 年的援藏经历，

我感觉他的人已经被雪域高原深深地洗礼过，

并酣畅淋漓地体现在他的诗歌之中。正如他自

己在《从没有想过会这样来西藏》所描述的那

样：以草原为纸/以神山为笔/以圣湖为墨/烙下

一生中最滚烫的诗句。

这部诗集按照题材内容的不同，被精心设置

为“河山”“风土”“援藏”“家国”4 个篇章，可以说

比较全面地展现了余风援藏 3年的工作生活、所

见所闻所感，忠实记录了浙江援藏工作实践和对

口支援工作给西藏带来的发展变化。读余风的

诗歌，一个很突出的特点就是坚守了“诗言志”的

诗歌传统，践行了“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念。

翻阅“河山”篇，可以看出，诗人在援藏期

间，工作之余，足迹踏遍雪域高原，并用诗篇热

情描绘西藏无与伦比的蓝天白云、奇美环境、山

水风光，表现对祖国大好河山的无限热爱。在

“风土篇”中，生动描绘和反映了西藏独特的风

土人情，解密西藏鲜为人知的文化习俗。在这

部诗集的结构组成中，“援藏”篇篇数并不是最

多的，但分量肯定是最重的。余风的 3年援藏经

历，决定了他写西藏题材诗歌具有厚重的质地

与丰足的成色，这不是那种旅游者走马观花的

感官满足可以同日而语的，是生命体验者才有

的深度所在。正如《行走在通往天堂的道路上》

中所写的那样：每个人都行走在通往天堂的道

路上/像一盏酥油灯，用生命微弱的光/照亮自

己也照亮别人/光芒所及/你会看到/沿途已经

打开了/一路风景。每位援藏干部都是“一盏酥

油灯”，“用生命微弱的光，照亮自己也照亮别

人”，也正是援藏干部生动的精神写照。关于雪

域高原的抒写与感怀，余风是以援藏主体的身

份出现的，诗人对于亲身经历过的一事一物都

有刻骨铭心的“痛感”，这使他的诗闪烁着独特

的锋芒与锐利。比如这首《把归宿选在雪域》：

很多人把西藏放在想象中/顶礼膜拜，可只有贴

近它的肌肤/才能读懂藏在岩画里最古老的密

码。显然，作为援藏干部的余风，正是通过贴近

西藏“肌肤”，才“读懂藏在岩画里最古老的密

码”的人。

经过 30 年的对口援藏，那曲市发生了巨大

变化，人民群众的生活越来越美好。余风从零

海拔的东海之滨，来到世界海拔最高最艰苦的

藏北高原，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他的援藏工

作是具体、扎实而深入的。如《老牧民洛桑乔迁

新房》一诗：面对藏北草原美丽却荒凉的家园/

不懂藏语的援藏干部，胸口的镰刀锤头带来了

阳光/红色的笑容，翻译着来自北京的春风/架

起了比新袍子还温暖的桥梁//新房子用一种叫

水泥的东西浇铸/足以抵御最凶的野狼/不怕冰

雹、雨雪和风霜。余风援藏的工作岗位在那曲

市住建局，其中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偏远牧区牧

民规划建设固定的房子，改变牧民千百年来逐

水草而居、祖祖辈辈住帐篷的生活。诗中生动

地展现了在党的关心下，援藏干部为牧民建新

房以及老牧民洛桑看到新房子的喜悦心情。在

《央次仁的幸福生活》一诗中，诗人写道：央次仁

那个村有很多帐篷/等我们做完客走出央次仁

的帐篷时/看到每个帐篷都装满了幸福/热气腾

腾地溢出来/填满了整个星空。诗人应邀到藏

族群众央次仁家里过藏历新年，不仅感受和体

验到央次仁家的幸福生活，而且还看到了整个

村民的幸福生活。《写在西藏大地上的诗篇》一

诗恰到好处地成为西藏人民幸福生活的印证：

这些年，西藏的发展速度/如同受到惊吓的藏羚

羊/远远跑在追赶者的前面//那些数据过于枯

燥/犹如没有灵魂的情歌/但写在雪域大地上的

诗篇/饱满而鲜活。

作为从“0海拔”到“5000米”的援藏干部，他

们经历了内心的彷徨无奈、思想的斗争挣扎，以

及精神境界的提升。面对祖国的召唤，身处东

海之滨的浙江援藏干部，义无反顾选择了面向

雪域高原的奔赴。在《援藏干部礼赞》一诗中，

诗人这样写道：秉承卧薪尝胆、精忠报国之志的

浙江儿女/在号角声中/无数主动请缨的手/高

举滚烫的简历/重新点燃文成公主擎起的烽火/

念青唐古拉山巍峨的雪峰/也感受到那扑面的

热浪。

在“援藏”篇里，余风的诗歌不仅记录自己

的援藏工作与生活，还用诗歌描绘了众多援藏

干部的感人事迹和生动形象。如《白头发的指

挥长》：遇到困难/你总是冲在队伍最前面/被雪

山染白的头发/如刚毅的雪峰/越是风雪越是硬

朗/你最喜欢穿那件红色的冲锋衣/就像举起一

面红旗/更像你沸腾的热血，或是/一团喷发的

火焰/温暖着藏族同胞的心田。短短几行诗，一

位身先士卒、率先垂范的援藏指挥长形象跃然

纸上。

看到“家国”篇，我不由得将前面 3个篇章一

并关联起来，找到了一条清晰的脉络。初到西

藏时，沉醉于雪域高原祖国壮丽河山的视觉层

面的观感；随着在西藏工作时间的延长，他开始

关注西藏独特的风土人情、宗教习俗等雪域高

原传统的文化层面，最后又将视野投入到增进

民族团结、援助西藏发展等完成使命的实践层

面上，在援藏工作历程中，一步一步完成了由浅

入深、从物质到精神上的升华。恰如诗人艾青

诗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在《邂逅藏羚羊》一诗中，余

风以虔诚之心写下了这样的七行：在高原上我

总是陪着小心/生怕碰洒了山巅的千年积雪//

把每一处的海拔高度置顶/让头颅与地平线持

平//这样，就可以把时间摊开在草地上/看一只

藏羚羊像人类一样/优雅地走过。从诗中可以

看出，诗人已经将自己与西藏、与自然融为一体，

“我总是陪着小心”，这是一种对自然的尊重和敬

畏。他将“每一处的海拔高度置顶”，让自己的头

颅与地平线“持平”，这些做法，都是为了让“一只

藏羚羊”不受惊吓，“优雅地走过”，而且“像人类

一样”，昭示了“人类只有把高傲的头颅放低，才

能真正与动物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理，而这种

文明的理念恰恰是许多人所不具备的。

处于举世仰望的青藏高原，诗意的精神始

终是一种无言的启迪。在雪域高原这种极致的

环境中，诗人余风作为援藏者，对大自然的伟力

和人类生命的脆弱，对历史文化的厚重和宗教

精神的认知，有着深刻而冷静的体验，从而在诗

歌中达到了人生感悟和思想升华，若没有对援

藏神圣使命的深刻理解和对西藏这片高天厚土

的深沉热爱，这是不可能做到的。在《寻找自己

隆起的背影》一诗中，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到余风

对人生的感悟：青稞脱了皮/做的糌粑才会香

醇/人类脱一层皮/脚下的土地才会更肥沃。作

为诗集的最后一篇，可谓大道至简。

读余风写西藏的诗，感受到他对生命体验

的真切与深刻。王国维曾云“有境界则自成高

格”，读余风的诗，可以强烈地感受到一种积极

向上的力量、一种不媚俗的品格、一种老妪能解

的追求。余风曾表示，他希望能探索一种感情

的真、思想的善和诗意的美有机融合的表达方

式。读他的诗，感觉到他正在认真地践行着自

己的初心和探索，他从容地营造了富有形上之

思的诗意天地，神奇而神秘的雪域高原也因此

更显神圣与亲切。

掩卷长思，深为余风因为援藏重新激发了

诗情而感到欣慰，由衷希望更多的读者通过读

余风的诗歌，了解西藏，了解援藏，了解援藏干

部，了解援藏干部中的诗人余风。

我 最 初 的 想 法 无 非 就

是异想天开，很想去藏地深

处独自游荡一回，这个念头

由来已久。当然，最好是穷

游 。 所 谓 的 穷 游 就 是 避 开

乘 飞 机 或 坐 高 铁 之 类 的 交

通工具，把时间留给自己掌

控，让身心放松到极致，自

由 自 在 徒 步 或 骑 行 前 往 。

像电视里的人一样，背个大

大的旅行袋，疲惫不堪时就

站在 318 国道边，向过往的

车辆招手求搭乘便车，随心

所欲去感悟雪山、去触摸蓝

天。到过拉萨的人告诉我，

产 生 这 种 想 法 并 付 诸 行 动

的人，他们是经过储备足够

体 能 和 坚 强 意 志 之 后 才 进

入角色。于我而言，那个深

邃 而 神 秘 的 地 方 只 能 在 心

里念念而已。

真 希 望 有 机 会 向 着 仰

慕已久的目标方向前行，抵

达拉萨，去看看布达拉宫。

广袤神秘的藏地深处，除了

雪山与蓝天，五颜六色的经

幡，还有草滩与羊群……

倘 若 像 我 一 样 只 能 在

臆想中梦游藏地，不如手捧

一本《藏地孤旅》的书，让作

家凌仕江带着你走进西藏，

成为你到西藏旅行的导游。

《藏 地 孤 旅》是 作 者 人

生 阶 梯 的 重 要 作 品 之 一 。

全书分为三大部分，每一篇文章展现的都是不同

的质地。川藏线上发生的故事，是活生生的纪录

大片，剥开内核或愉悦兴奋或紧张刺激，充满传

奇的故事增添了许多神秘和浪漫的魅力。那些

断裂带上的灵魂，会纠缠你挥之不去的痛感，尽

管如此，即便歌声被风雪覆盖，作者永久低语的

诉说，依然会让你觉得万物生灵积极向上的力

量。把“心是孤独的猎手”这句话用作本书第三

部分的题目是再恰当不过了，所谓的孤独是绝对

的，人活得越明白就越有追求，执念太重孤独感

便 随 之 而 来 。 其 中 一 篇 文 章《骑 着 牦 牛 去 看

海》，置身野牦牛生活的天地里，和动物成为朋

友，你就会变成满世界最富有的人，忍受孤独的

最高境界就是享受孤独。

《藏地孤旅》一书中作者把藏地文化书写到

了极致，多维度推进和展示藏地灵魂深处深藏着

的美感，你随手抓一把地上的雪洒向天空，就会

变成蓝天上飘荡的云朵。书中文字如暖阳般佑

你周全，伴你一生扎西德勒。

作者少小离家去西藏服役多年，其间对藏

地风物、乡土观念、人文情怀了解至深。本书记

录的内容是作者离开藏地，此去经年故地重游

的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与其说是游记，实则

是作者持续不断地念想曾经生活过多年的第二

故乡，向读者展示藏地圣境绝美之景。揭示人

性之美，追寻旧时足迹，感怀藏汉友谊，字里行

间对藏地怀有深厚的感情。作者所到之处用文

字记录诗意栖居，一方净土，同时把感人至深的

人间际遇书写成立体画面。像游走在绵长的川

藏线上一样，书中文字每一段都有不一样的惊

喜，在路的拐弯处或在山的那一边等你发现，只

需向前行走，每一步都是乐趣，带给你的一定是

接 二 连 三 发 自 内 心 深 处 的 惊 叹 。 雅 鲁 藏 布 的

水，还有墨脱的密林；卓玛旅馆老板娘的强悍，

还有道班少年潦草的童年……篇篇章节如同藏

地密码等着你去开启，让你离陌生而神秘的圣

洁之地更近一些。

“行在川藏线上，所有的选择都是美好的！”

这是驴友们的心声。他们义无反顾的旅程，向着

同一个站点——日光城拉萨进发，过程艰辛但快

乐着。作者的藏地孤旅其实并不孤单，一路上有

美景相伴，有驴友同乐，还有一生一世生活在丰

饶里的工布人……看牧羊人挥舞手中的“乌尔

朵”，把小石子投向离自己好远的地方，让不听话

的羊儿受到惩罚。旷野之上“乌尔朵”的声声炸

响，那是牧羊人在指挥成群的生灵，随着一声“嘞

嗦嗦——嘞嗦嗦”，声音传入空灵的天空，使苍茫

的高原生机勃勃。

本书中，特别一提的章节，就是作者发表在

《北京文学》上的《苯日神山》那篇，字里行间透

露 着 浓 郁 的 自 然 风 韵 ，在 这 里 ，雪 、树 、兽 、经

幡、溪流、草滩、沼泽、玛尼堆、寺院、石头，甚至

天空和云朵，这些所有的存在都是开启藏地天

人合一的神秘钥匙，引领我们走进陌生和未知

的风景。

作家凌仕江的文字功底深厚，字字具有穿透

力直达人心。在《远方的扎西》一文中，卓玛的腰

带在她腰间闪着银光，像月光下的冰凌，皎洁中

透着逼人的寒意。走心的描写，把藏族妇女服饰

的精致活脱脱地展示在我们面前。还有卖松茸

的女人个性十足，朝圣者的虔诚与执着，这些藏

地的人物特点在作者的笔端鲜活呈现，读着文

字，殊不知你的心早已跟着人物在跃动，同他们

一道喜怒哀乐。

正如作者在自序中写道：之所以持续不断地

念想一个阳光从不失约的地方，那是因为值得信

赖。就像《藏地孤旅》这本书一样，值得细细品

读，读一遍胜过走一遭。心念藏地，我们可以用

脚步去悟透它的高远，同样也可以用眼睛去触摸

文字的温度。

一位援藏干部的诗歌情怀
——读余风的诗集《从0到 50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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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人杰从《回家》起步，一路跨山越水，行走

于青藏高原，一腔柔情融入碧海蓝天，完成了蜕

变之作《山海间》，但他仍然不满足，踌躇满志，

激情澎湃，仰望喜马拉雅，紧扣西藏重大现实题

材，创作了长诗《喜马拉雅》，展现出中国共产党

带领西藏各族群众奔赴美好幸福生活的奋斗历

程，彰显出老西藏精神如喜马拉雅一样的丰厚、

坚拔，眼中的喜马拉雅与胸中的喜马拉雅、物质

的喜马拉雅与精神的喜马拉雅交相呼应，表现

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和文化自觉。

全诗以“霹雳”“惊觉”“启程”起兴，传达出

历史发展的轰鸣势不可挡，催促着人们走上新

的历史征程。“霹雳”“惊觉”“启程”贯穿于整个

诗作中，人们在历史的“霹雳”、时代的“霹雳”、

个人的“霹雳”中，不断“惊觉”、不断“启程”、不

断奔赴“黎明”，去书写奋斗的流光溢彩，这就为

整个诗作奠定了昂扬、宏大、恣肆、开放的情感

基底。

历史情绪强调的是当代人深入到历史深层

以后萦绕于胸的情绪。乐山誓师作为进军西藏

的 重 大 标 志 事 件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历 史 叙 述 资

料。陈人杰将乐山誓师诗化地描述为新中国的

黎明时分，一群富有青春朝气的年轻人奔赴边

关的逐梦之旅。对于进军西藏的个人，陈人杰

以“作别”进入想象，战士们作别的是熟悉的土

地、母亲的泪花，作别的是即将畅享的胜利成

果，但为了护卫祖国领土的完整，他们整装待发

“去迎接天边的高原”，从平原走向高原，不仅是

海拔的跃升、苦难的加重，更是精神的跃升、灵

魂的提升。为了更好地呈现出作别的精神层

次，陈人杰又设置了新婚妻子作别丈夫的镜头，

在爱情与责任之间，战士们选择了远方，唯独留

下“白百合”独自惆怅成一道凄美的风景，并以

心心相印的石头为喻，战士们甘愿成为“磊落的

娲石”，来成就更多的心心相印，表现出浓郁的

奉献精神、牺牲精神。

“两路”指川藏公路和青藏公路。川藏公

路、青藏公路的修筑时间前后不一，所面临的自

然环境迥然有别。陈人杰以“转眼”为抓手，以

“蜀道”之难描摹出川藏线修筑的艰险，随之一

转为“从遥远的青海湖十万峰拐弯的骆驼”而将

目光投向青藏线的修筑，“峭岩”“戈壁”“窝棚”

描摹出青藏筑路大军的日常生活，重点突出了

格尔木的被发现、被命名，两路融汇于一体。隆

起的青藏高原成为中华民族攻坚克难的象征，

行走在青藏高原的筑路大军以血肉之躯和斧

头、铁锤、钢钎铺就的道路，以顽强拼搏、不畏牺

牲的精神浇灌的道路，合力挺起青藏高原的新

高度——老西藏精神铸就的喜马拉雅。

“两路”通车“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壮举震古

烁今，然而西藏的新生还孕育在黎明的前夜。

陈人杰首先深情地回顾喜马拉雅的文化向度，

那是中华文化不绝如缕的迷幻想象空间，曾荷

负瑰丽的神话传说、附丽深沉的宇宙哲思、沉淀

奔腾的生命源头，青藏高原从不孤峙，它随着山

河的延展与黄土高原、横断山脉、华北平原、江

汉平原等共同构筑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共有

家园。陈人杰从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走

向审视青藏高原，将之落脚为中华民族一体多

元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对青藏文化认知的诗

意表达新高度。再回到青藏高原的历史，“曾几

何时/巍峨的根底震颤着猿猱的悲鸣”，黑暗遮

蔽了光明，蒙昧遮掩了文明，民生的凋敝，思想

的沉闷，使得西藏一度成为惨绝人寰的人间地

狱。而四路进藏大军的“霹雳”“闪电”划破了青

藏高原的天空，云雾缭绕的喜马拉雅开始绽放

出华丽光彩，西藏的新生“伴随着绝望的希望”，

在历经阴谋与背叛的磨难、口蜜与腹剑的艰险

后，“红旗卷起农奴戟”，荡涤阴霾乾坤清，西藏

人民终于迎来新生，青藏高原出现了亘古未有

的新生事物，“一切为芬芳缭绕”，古老的喜马拉

雅焕发出青春气息。陈人杰热情地赞美西藏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阳”的欢快景

象，盛赞老西藏精神的忍耐、坚韧，以两组“从

此”的诗句描绘出老西藏精神在新西藏的生根

发芽，老西藏们和西藏各族群众一同行进在建

设美丽幸福新西藏的大路上，共同夯实了老西

藏精神的喜马拉雅基座，也为后来的奋斗者接

续老西藏精神之歌、老西藏精神之帜奠定了精

神之础。

陈人杰最熟悉的是援藏、留藏生活，援藏开

启了他生命体验的新篇章，为他打开了一个全

新的诗歌世界。当他把自身的援藏体验与老西

藏精神结合在一起，重新审视自身的援藏经历

时，陈人杰的精神世界豁然开朗，他的进藏不仅

仅是援藏，更是一种“缘藏”，是他与西藏的双向

奔赴，以“我来了”表达出他的诗人情志，在历史

的长河中，经过中华儿女接续奋斗，在雪域高原

矗立起喜马拉雅的精神丰碑，其中的核心就是

老西藏精神。首先要确证的是老西藏精神的自

觉认同，体现出一种文化身份的自我确认，即

“从你的泥土塑造我的身影/从你的血液脉动我

的心跳/从你的精神诞生我的精神”，在“你”与

“我”关系中，“你”是“我”精神上“风尘仆仆的父

亲”，“我”是带着“你”的文化烙印走向“向着一

切时代张开的母亲的大地”，为此，“我来到这

里，就是歌唱历史”，歌唱“你”如喜马拉雅一样

每天承接天际的第一缕光芒，歌唱“你”如喜马

拉雅一样的中华民族象征的文化风姿，歌唱“母

亲的大地上”升起的一切物质的、自然的、精神

的、文化的存在，渲染出人文的风采，“我来了”

注定是一场不平凡的寻根之旅，是一场文化苦

旅，是一场强筋健骨之旅，但无论面对怎样的艰

险，“我”矢志不渝，为了传承父辈的精神追求，

为了追逐母亲般的大地繁花，一批批的援藏人

“造就高原之舟的传奇”，援藏与“缘藏”已深深

地镌刻在他们的心骨上，他们已经与西藏融为

一体，这一批批援藏干部人才为了逐梦而上高

原，为了圆更多人的梦而上高原，他们的思念带

着浓浓的愧疚，只能对着“海洋般遥远的爱人”

奉上“纯净的祝福、想象的抚摸”。

陈人杰的《喜马拉雅》是一首老西藏精神气

质历史生成的诗作，是一首体认老西藏精神气

质的自我心曲，他在历史的风云变幻中紧紧抓

住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垂翼，纵情挥洒情思，

在现实的跌宕起伏中紧紧抓住稳定、发展、生

态、强边的把手，便引诗情到碧霄，散来枫叶映

山红，最终落脚到老西藏精神的喜马拉雅的营

造上来，精神气质的实体化，使得喜马拉雅承载

着丰富而多彩的文化意涵，于世界之巅矗立起

新时代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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铸 就 老 西 藏 精 神 的 喜 马 拉 雅 丰 碑
——陈人杰长诗《喜马拉雅》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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